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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仲光与高宏的谈历史转折点时的人和事 

（2020 年 8 月 24 日） 

 

高宏的于 8月 23日晚转发华师附中校友吴军捷关于回忆改革

开放初期广东“四大才子”的微信给老同学陆仲光，两人引申开

来在网络上进行了一些讨论，重点内容是 1976 年国务院务虚工作

会议的相关人和事。下面是两人讨论的部分内容—— 

 

陆仲光： 

吳军捷？知道这个人，是附中老高一的。他应该不是“主义

兵”，也不是“南海兵”，好像后来是附中“同心干”战斗队的。 

曹淳亮？不认识。他也是附中老高一的，但没有印象。 

黎元江，只有短期接触。批林批孔运动后，加上评儒法两条

路线斗争、评《水浒》、批《三字经》、批《弟子规》等，全国掀

起落实毛主席“要学习理论”指示的高潮，各大城市和大企业普

遍成立了工人理论小组。一九七四年，在广州市总工会组建下，

成立了广州工人理论小组，负责人是刘旭栋，我成为第一批成员。

黎元江是七六年进来的。 

于幼军、朱小丹？我不认识，只是后来知道他们。 

哦，陈保这小子居然爬上了省出版社总编辑？真是世无英雄，

遂使竖子成名啊！ 

这家伙我认识，共过事，我的挨整也是拜他所赐。 

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前，广东省出版社要出一本关于资产

阶级法权的书，组织一个四人的写作班子。陈保是召集人，出版

社来了一个编辑，外加一个东莞农民，还有我，共四人。我们在

当时的东莞党校一起写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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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了十几天，突然有人把陈保叫回广州。第二天他一回来，

就说要紧急传达中央文件，就是那个华国锋打倒四人帮的中央文

件。当我听到文件中华国锋说：毛主席的指标是“照过去方针办”，

四人帮却把它篡改为“按即定方针办”时，脑袋马上嗡的一声炸

开了。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，不是你华国锋在计划会议闭幕式上传达

的么？今天怎么突然成为四人帮的政变纲领了？我的脑海在剧烈

翻腾着，不觉回想起当时会议的情况。 

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，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国务院计划

经济工作务虚会议，我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。广东省带

队的是省委张根生书记，还有广东凡口铅锌矿的书记，省计委的

一名处长，省外贸局局长和我，共五人是正式代表；张根生秘书

和另一名工作人员是列席代表，一共七人参加了这个会议。这个

会议是五月三十一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，由毛泽东批准召开

的。会议日程是两项：一是批判条条专政，二是调整下半年计划。 

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，即七月三十日晚，政治局全体成员接

见与会代表，华国锋和王洪文在会议上讲了话。 

华国锋在会议上的讲话，先是介绍了七月二十八日的唐山地

震情况，接着就是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最新指标。一个是“按既定

的方针办”，另一个是“国内问题要注意”。华国锋讲话是照着稿

子念的。王洪文讲话沒有稿子，但是很短。 

接见结束后，大概半个小时，大会秘书处通知大家集中，传

达整理后的华国锋和王洪文的讲话。秘书处的人念一句，我们记

一句。完了，张根生又召集我们广东省的五个代表开会。让我一

句一句念出来，大家对照记录。对完以后把所有错漏的地方都改

正了。张根生还吩咐我，一回到广州，马上把华国锋的讲话交给

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。 

我脑海还在翻腾着，以至于陈保传达完了以后讲些啥都不知

道。陈保见我发呆，就走上来小声问：“华国锋是不是在计划会议

上讲了‘按既定方针办’？”我随口而出：“是的”。他提高了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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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说：“华国锋讲的是山西话，你有没有听清楚？”我不以为然的

回答：“我听不清楚，难道张根生也听不清楚？”他气急败坏地说：

“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！”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到底是谁篡改，我就

不知道了！” 

陈保之所以问我华国锋是不是在计划会议上讲过“按既定方

针办”，是因为在打倒四人帮前，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，广

东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全省干部会议，林李明主持，张根生传

达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的讲话。张根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就是“按

既定的方针办”，即多了个“的”字。这是我们在会议上反复核对

后的文字。另外一条毛主席指示是“国内问题要注意”。接着，省

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为落实毛主席的这两条最新指

示进行了工作布置。可见，早在打倒四人帮前，广东的干部都知

道“按既定方针办”是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指示。 

这个会议的记录我还在，以后可以给你搞党史的时候作为原

始资料。 

从北京回广州的晚上，我马上把华国锋的讲话用复写纸写出

五份：一份给市委，一份给广钢党委，一份给市总工会，还有两

份自己留着。 

第二天早上，即八月一日，我骑自行车去到广州市委，这天

是星期天。接待室说焦林义不在。我说怎么办？张根生说要马上

交给焦林义。市委接待室的人说好办。他把我的信封编了号，在

记录本上登了记，又给了一个收据给我。里面写着收到广钢陆仲

光交给市委第一书记焦林义的信，内容是华国锋在国务院计划工

作会议上的讲话。有日期，有公章。可惜我挨整时上交了，为此

后悔了一辈子。如果这个收据还在，那就可以证明我手中华国锋

的讲话时间，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前的。 

陈保传达粉碎四人帮文件的第二天，他别有用心地问我:“怎

么看待四人帮？”我对他已经有所戒备，回应了一句：“时代所能

抛弃的人物，必然是时代要抛弃的人物。”他点了一下头，接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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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着说：“你总是能说出一些有哲理性的话来。”这样的话他说过

几次。他赞赏我的文章,也是因为这些文章里总会有一些带哲理性

的文字，他说这很难得。有哲理性的文字会使人回味，拓展人的

思路。 

写作组很快就解散了。我回到广钢后，已经开始有批判我的

大字报，我见了都是一笑置之。什么我“有野心”，“向党伸手要

官”，“想当车间主任”等等。有的也令我哭笑不得。比如说广钢

曾专门派小车去机场接我，没有接到，原来我是“坐了四人帮的

车去开黑会了”。实际情况是：我从北京回广州时，与张根生不是

同一架飞机。张根生乘坐的飞机直飞广州，我乘坐的飞机是先去

杭州，在杭州停了一个多小时后才飞到广州。下了飞机我是挤公

共汽车回家的。 

虽然有大字报，但我的工作和生活还是正常的。直到陈保的

揭发信到了广钢后，广钢才真正对我立案，还成立了专案组，给

我封的罪名是“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”。 

广钢专案组给我展示了陈保的揭发材料后，开始时还没有关

我，说是要给我个“机会”，我还是个“可挽救的对象”。他们要

我抓紧时间主动交代问题。 

不久，车间主任传达了市委书记梁湘的指示：“陆仲光一定开

过很多黑会，一定搞过许多黑串联。陆仲光必须交代这些问题！”

我对朋友说：“现在都不是有了证据才去整人，而是通过整人整出

‘证据’来。”后来，这位朋友也挨整了，我的话被爆了出来。于

是，我从“可挽救的对象”立刻变成了打击和专政对象。七七年

春，全厂大会批斗后，我就被关起来了。 

被关起来以后，我在思量是否还有刼后余生的机会。梁湘说

我“参加开黑会”、“搞黑串联”，肯定是胡说八道！自己的事情自

己清楚！他们肯定拿不到任何证据！真正的刼难是我“攻击华主

席”。这是无法洗刷也不需要迴避的问题。如果真的过不了关，我

就干脆来个秉笔直书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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秉笔直书在中华文化是普受尊敬的。社会是复杂的。谁也难

免受骗上当。但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不应该歪曲自己亲眼看到，亲

耳听到的事实，尽管你要为此付出代价！你华国锋就是在计划会

议上说了“按既定方针办”！这已经是历史！我就是历史见证人！

历史知识告诉我，所有篡改历史的人，最终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

辱柱上！华国锋虽然贵为党的主席，也决不会例外！ 

其实当时我还担心另一个罪名，就是攻击汪东兴。省出版社

不是还有一个编辑么？我同他住一个房间。在听陈保传达中央文

件的那个晚上，我们也谈了很晚。我说：“毛主席不是说他是中国

历史上的第二个秦始皇么？这下好了。中国不但有第二个秦始皇，

还有第二个赵高！汪东兴就是第二个赵高！赵高是秦始皇的生前

心腹。结果秦始皇一死，他马上杀掉秦始皇器重的太子扶苏。最

后还来个指鹿为马。汪东兴也是这样！他是毛主席的生前心腹。

毛主席一死，他马上就把毛主席的老婆和侄子关进大牢。历史真

是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啊！”他听后笑了，并接着我的话题说：“汪

东兴在林彪问题上已经是周身屎。他心虚害怕，来了个先下手为

强，配合华国锋把四人帮给抓了。什么打倒四人帮，就是赵高杀

扶苏！” 

当时汪东兴已经贵为党的副主席。如果我们的话传到他的耳

朵里，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。 

但是这件事只有天知，地知，我知，他知。我不说，他也不

说，就没有人知！我坚持不揭发他，他也坚持不揭发我。我非常

感激他。 

把陈保与这位编辑相比，你认为谁的人格高尚？你会尊敬

谁？ 

 

高宏的: 

我一直认为，你有责任（是历史赋予你的），必须把七六年参

加国务院务虚工作会议的实况写出来，也必须把广州工人理论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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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的主要工作写出来。 

你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议期间的记录，那是无价之宝，是最

原始的铁证，是研究这一重要历史的主要依据之一。 

从七六年六月至十月底你被关押审查前的这几个月，是中国

政局风云激荡的重要历史变革时期，你作为一线的亲历者，历经

别人不可能接触到的人和事。趁现在记忆还没有完全蜕化，尽快

执笔吧！这可真的是历史赋予你的责任呐！ 

 

高宏的: 

七六年十月下旬，刚刚公开抓捕四人帮消息后不久，广东省

冶金局根据上级指示成立大批判组，从局机关、广州半导体材料

厂、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、广东冶金设计院共抽调四人，我从工

厂被抽调到广东省冶金局大批判组。当时，我住在局机关招待所。 

一天晚上，我俩见面谈了几件事：（1）你说，想不到华主席

也会讲假话，指的就是那句“按既定方针办”。（2）你再次记述了

国务院务虚工作会议概况，包括华国锋、王洪文、谷牧等人在会

议上的讲话内容，以及十四名工人代表们的发言。（3）因为有十

四名工人代表参加国家级会议讨论国家大事，当时，有人称此次

会议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河。会议快结束时，工人代表

联名给毛主席写了致敬信。（4）你回顾了参加务虚工作会议回广

州后，如何按照省市领导指示传达会议精神。（5）据政治运动的

规律，你我都判断，你会被关押审查。（6）你表示被审查时，绝

不讲假话。（7）我说，江青曾介绍看几本小说，包括《基度山恩

仇记》。我刚借来看完，建议你看。并说，无论遇到何种状况，都

不能自杀；还应向基督山一样，利用一切机会学习，哪怕是在监

狱里。你当场表态说，自己肯定不会自杀。一个星期后你还书，

我俩简单议论了书中内容。大概过了两三天，你就被广钢专政了，

过了几个月还被关起来。这一审查，就是两年。（8）你恢复自由

后，简述了被关押的前前后后。（9）这次审查放你出来，我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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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的庆幸，是他们没有毁掉你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议期间的记

录，并还给了你。 

这样一段历史，不仅仅是你个人的经历，而是中国历史进程

中的一件大事，决不能让它淹没。 

 

陆仲光： 

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下午，李素文、姚连蔚、谷牧等同志接见

我们十四位工人代表。谷牧副总理说：“华总理很重视你们的发

言”；“过去我们没有想到，批邓要请工人来。这次起了很大的作

用，这次为你们鼓掌！你们这次起了很大的作用！” 

当时，有工人提出，想写封信给敬爱的毛主席，表达我们参

加这次会议的心情。李素文、姚连蔚、谷牧都说好。李素文还说：

“你们放心，你们的信我们一定会转给毛主席，毛主席一定会看到

你们的信。”大家听了很高兴。 

在讨论如何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上钢五厂的王炳英提出：“这封

信要写出一些特色来。对于今后工人怎样参加管理国家，怎样参

加制定计划工作，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和具体措施。”他的提议，

我和一些年轻人都是同意的，但甘肃兰州化工厂老工人路兴育提

出了不同意见：“我们工人同志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份，一定要注

意谦虚。我们给毛主席写信，只能写我们对毛主席无限感激的心

情，只能写我们今后怎样来报答毛主席。在信中怎能对毛主席提

什么‘建议’、‘措施’呢！”也有的工人同意路兴育的意见。我说：

“其实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，没有什么分歧。我们给毛主席写信，

主要是写我们对毛主席无限感激的心情。我们的信。毕竟文字有

限，所以也要注意有特色。我看，我们的信就围绕我们工人代表

能参加这次计划工作座谈会，我们今后怎样来关心国家大事这两

个核心内容，以此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”。大家都同意

了我的意见。 

李素文和谷牧听了都表示热烈支持。最后，大家推举上钢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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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的王炳英和陕西咸阳国棉一厂的王西京来主笔起草。 

晚上，政治局全体成员接见代表结束后，十四位工人代表马

上集中。王炳英念了给毛主席致敬信的稿子，有些工人代表听了

不滿意，主要是觉得文采不够，缺乏激情。经大家推举，山西五

一机器厂的工人代表靳志忠和我负责重写。 

我可以证明，工人代表给毛主席写信与江青没有任何关系。 

至于后来有大字报说政治局全体成员接见工人代表结束后，

江青没有走，私自招见了十二位工人代表。我完全不知道此事，

被审查时，我也没有交代过此事。 

参加会议共有十四位工人代表，江青单独接见了十二位。可

见还有两位没有参加，这两人就是我和山西五一机器厂的靳志忠。

由于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地震，代表们都离开了所住房间，所有行

李都被搬到大厅。会议秘书组还通知，一但有警报，大家都要尽

快跑到草地上。所以，那时的场面比较混乱，想要找齐人是不容

易的。何况我们躲在某个空房间里，正在紧锣密鼓地起草给毛主

席的信。所以，我没有与江青再见面。 

动笔前，我和靳志忠商量。我说，“过去的计划会议，都是急

急忙忙讨论今年或明年的计划，对去年或前年的计划，没有认真

进行检讨。我觉得，计划工作是很容易出官僚主义的。应该有一

种制度对计划工作进行反思和检讨。我想对毛主席提建议，由全

国总工会组织工人理论组对上一年的计划工作进行检查。主要是

检查上一年的计划制定有没有错漏，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

违反纪律的现象。办法是通过调查研究、专题研究。如果总工会

的力量不够，还可以同教育革命结合起来。让清华、北大的教师、

工农兵学员一起来做。目的是为制定新一年的计划，提供经验教

训。” 靳志忠说：“你的想法很有意思。不过，我认为现在不是时

候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刚才华总理的讲话强调‘要加强党的一元

化领导’。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要强化下级对上级的服

从。人家国家计委主任一般都是国务院副总理，全国总工会主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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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多是个部长级。下级去检查监督上级，行得通么？到时人家说

这是国家机密，就可以把你工人踢出去，你还怎样调查研究？” 

我一听，觉得他分析得有道理。心想这次开了头，请工人来

参加计划会议，又有好的效果，以后的计划会议，都会有工人参

加的。不如回去慢慢把这个问题想深、想透，等时机成熟的时候

再提出来。所以，我给毛主席的信，也没有提任何建议。 

由于地震，所有代表都要在三十一日离开北京。吃早餐时，

我找到李素文，把王炳英的原稿和我的修改稿一起交给她。李素

文还再三表示：“你们放心！我一定会把你们的信交给毛主席！” 

 

高宏的: 

自从六九年七月，我们从华师附中所谓的高三（我俩是六八

年十一月从附中初三直升高三）毕业后，我去了海南岛上山乡下，

你被分配到广州太古仓码头当了搬运工。 

七〇年秋，我父亲的审查结束。年底，我走后门当了兵。七

六年四月，我复员，六月进了工厂。 

七一年五月你哥哥陆焕光在广钢指挥“一步炼钢法”，因钢炉

爆炸牺牲。不久，你调进广钢“继承哥哥遗志”。那时给你哥哥的

烈士证书还是国务院颁发的，是最高级别的了。 

记得批林批孔后，你还进了广州工人理论小组。 

那几年，我们俩一直保持密切通信往来。里面谈了那个年代

的很多事。 

大约十多年前，我将你给我的信都还给了你，并建议你从我

俩的“两地书”中追寻历史故事。此事，你还没有做。 

 

陆仲光： 

再三声明：我与江青毫无联系！更没有写效忠信之说。因为

我对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。 

比如说姚文元。他主持《红旗》杂志的理论文章，我就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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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行。在计划会议期间，我也与《红旗》杂志两个编辑过过招，

搞得他们很狼狈。 

比如张春桥。我认为他应该在六七年二月逆流时理直气壮顶

回去，在理论上阐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。如果他能够做到

这一点，那他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冲杀出来的英雄。那样的话，毛

泽东就会放心把党的主席这把交椅交给他而不是华国锋。可惜，

他像懦夫那样一言不发。正是看到张春桥的懦夫性格，所有人都

看不起他。 

林彪之所以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发难，就是抓住了

他的懦夫弱点！其实，你无法向我指出，张春桥具体做过哪件坏

事，具体害过哪个人。正是他的懦夫性格，葬送了他自己！毛泽

东也绝不会找一个懦夫做党的主席。 

我之所以尊敬江青，是她完全没有懦夫性格。敢于在法庭上

顶撞法官。只是可惜，她的文化水平太低了，总也说不出有份量

的话来。上天给了江青一个做季米特洛夫的宝贵机会，可惜江青

没有季米特洛夫的智慧！毛泽东也很清楚，她完全没有武则天那

样的才干！所以毛泽东不同意她做党的主席。 

我之所以讨厌粉丝。是因为一有粉丝，你就必然会被媚俗。

我现在自己看书，自己思考，非常自在。 

 

高宏的: 

正因为有很多误传，你才更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！ 

 

陆仲光: 

这件事太复杂。不方便在网上谈。还是见面再细说吧。 


